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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博客文学：性文学的终结者 

  继Email、BBS和OICQ之后，博客(Blog，即以超级链接为工具的网络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交流手

段迅速崛起，倍受网络写手的青睐。博客使得一般人都能在虚拟空间自由 俄罗斯魔法 星迹争霸 激情竞

技 海纳百川 候车亭媒体 财富之旅诚邀商户加盟 地发表言论，并且很少受到来自社会等方面的限制，这

就给许多无名小辈提供了自由发表意见甚至成名的机会。许多人开始在专业博客网站或类似的虚拟社区建

立自己的博客，并于其间传递一些被网络写手自认为，也被普通人所认为是“网络文学”的作品。 

  木子美和竹影青瞳是博客写手中两个极端的代表。木子美的成名作是她的《遗情书》，这是她专门叙

述自己性爱经历的博客日记。斯文出笼后在网民中掀起轩然大波，木子美也因此在网络世界一炮走红，并

被国内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木子美的性爱日记《遗情书》尽管以赤裸裸地性爱描写而让人骚动，但其

文章题目至少挑逗色彩还不那么强， 

  一个化名竹影青瞳的网络写手嫌木子美的文字暴露不尽人意，辣手著文仍觉气势虚弱，干脆图文并

茂，2004年1月5日起，她在天涯虚拟社区的个人博客上实时更新自己的裸照，她自称人间妖孽，并宣称人

世将流行“竹影青瞳”。竹影的文章撩人且不说，她那并不漂亮但在激起人欲望方面力量丝毫不弱的裸照

对大众来说仍有相当高的诱惑力，果如其所料，她的个人博客点击率在一个月内飙升到十三万多，最热闹

时点击率日逾十几万次，再次在网络世界激起千重巨浪。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人气指数足以羞杀《第一次

亲密接触》那些早期网络文学写手，也足以让木子和竹影辈骄傲一辈子了。最先报道竹影事件的杭州《e

时代周报》称，至2月19日下午五点三十分，竹影青瞳的blog访问量在两天内已经超过94万，逼近百万大

关，创下个人博客访问量的历史纪录。因此，以这两个人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估计大多数读者不会有什

么异议。 

  木子和竹影的博客之作引起了许多网民的不满，当然也有不少人对之报以善意的理解和同情。仅仅从

伦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对博客文学现象作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是很容易的，但在实际上并不能解决什么实

际问题，既阻止不了木子美或竹影青瞳们的博客写作，也无法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飙起的博客文学。因

此，我们不妨从“文学”的角度对博客写手的作品及其现象作一下整体地反思。 

  博客文学首先是一种性文学写作(用一种时尚的说法，叫“身体写作”)，博客文学作品的内容我们不

必专门摘引来看，仅仅借其惊世骇俗的文字标题人们就可以领略一二。笔者从竹影青瞳个人网站上的“竹

影青瞳大事记”中，抽取了竹影本人提供的部分“具有煽情性的文章标题”： 

  《轻浮于世》、《除了死亡，就剩疯狂》、《我在人前脱下衣物》、《裸露——我凭什么感到羞

耻？》、《在流氓的肩头安息》、《今夜任自己在红尘堕落了》、《甜美地委身》、《床上千秋》、《暧

昧与挑逗》、《因为寂寞所以挑逗》、《淫荡到底》、《走，去海南岛做爱》、《完美潮湿——一个人的

嫖客生涯》、《合我意的拉我到暗处把我强奸》、《搂我的腰把爱做完》、《搂我的颈项与我亲嘴》、

《抚摸我的乳房》、《记载一次被强暴的经历》、《有多久没有被插入》。 

博客文学现象批判 

张清民 



  可以想见，我们的博客文学写手不仅让我们的祖先《金瓶梅》、《肉蒲团》的作者相形见绌，让《废

都》的作者汗颜，令当今的“新新人类”作家如卫慧、棉棉们黯然失色，也足以使劳伦斯这样的西方“写

性圣手”羞赧。因为上述涉性文学的作者在进行“身体写作”的时候，多多少少慑于伦理的呼声和道德禁

忌，欲说还羞，虽当婊子，却也不敢明立牌坊；而我们的博客写手却拉出了“我是妓女，我怕谁？”的架

势，既当婊子，就敢立牌坊，其勇可贾可叹，在不怕羞这一点上使传统涉性文学的作者望尘莫及。也许，

这是价值削平后的后现代精神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种凸显？ 

  博客文学得到许多人的宽容，这固然是我国民主程度进步地体现，不过它也使人们以前谈之色变的

“黄”字“色”字的争论显得好笑而无任何意义。从这个层面来看，博客文学的解构之刀的确锋利无比。 

  博客文学是对传统涉性文学极限的挑战，也是对传统伦理观的挑战。 

  本来，博客写手道德难以自律，只是她们自己的事；博客写手在虚拟空间里营造自己的精神小屋，其

写作自由谁也干涉不了，同样也是她们自己的私事。但一旦公之于众，就会影响社会上一大批人，牵涉到

一系列的伦理关系，从而也就不再是他们自己的私事了。比如木子美宣称：“开着房门做爱是我的权

利！”不错，开着房门做爱的确是她的权利，但开着房门做爱喊叫别人来观看也是她的权利，她没有犯

法，但就是违背了正常的伦理。 

  当然，博客写手也对自己的性写作提出了辩护，不过这种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我们且来看一看竹影青

瞳对记者的告白：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我在文字中挑逗，在照片中展示挑逗，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挑逗不会真正地伤

害人。” 

  既然声言自己处处向人“挑逗”，同时又说自己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人，这说法本身很孩子气。这种挑

逗在直接的意义上当然“不会真正地伤害”任何人，但若在那些欲望炽烈、自制能力又异常差的人读了以

后，萌生伤害人的念头并且付诸行动，这样的结果你能说与你竹影完全无关？ 

  博客文学是性文学发展的顶峰，也是性文学的没落。因为写性写到如此程度，的确无以复加了。一些

网民感慨：脱光之后，你还能做些什么？总不至于连皮都扒光吧？在这种意义上，博客文学成为性文学终

结的标志。 

  二、博客文学：文学因素有几分？ 

  博客写手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离谱的瞎掰，她们很认真地向人们说：她们是在从事文学创作。她们

有自己的“文学”观念。第一个在博客网站猎取鼎鼎大名的木子美在接受记者采访说：我希望人们能把我

的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木子美尽管也是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创作跟着感觉走，理论功底毕竟修行还

不到家；竹影女士乃文艺美学硕士，受到三年的理论专业素质训练，在观念表述上显然比木子女士技高一

筹，她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慷慨陈辞了她的文学观： 

  “我的创作主要在个人体验基础上，对女性情感、欲望毫不掩饰地观照和反思，毫不掩饰本身其实就

是对禁忌的反叛和突破。 

  “我的文字有大量前卫、赤裸裸的性描写(这一点受纸媒出版限制)，但是对性的反思又是沉重和严肃

的(这一点受读者思考水平限制)，如此就导致了我的文字的尴尬和争议：一方面不能被传统媒体坦然接

受，一方面被肤浅表面的接受为色情文字和下半身写作。” 

  不管怎么说，博客作家还是有自己从事博客文学实践的一大套理由的。 

  不过，文学博客们的文学观与其文学实践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从木子和竹影的博客文字来看，博客写手的确在抒写她们的“个人体验”，尤其是女性的“欲望”，

而且“毫不掩饰”；竹影自陈其写作“是对禁忌的反叛和突破”也确实道出了文学博客们的心声。她们的

文字中大量的“赤裸裸的性描写”也的确“前卫”——那是“新新人类”作家们也望尘莫及的。但是，如

果谁真的要从文学博客们的“前卫”的文字中寻找“对性的”“观照和反思”，尤其是“沉重和严肃的

(这一点受读者思考水平限制)”的反思，那他是注定要痛感失望或失落的。理论与实践没有很好地嵌合，

博客文学“被肤浅表面的接受为色情文字和下半身写作”，能怪谁呢，只能怪博客作家的疏忽，怪她们不

小心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丢下的缝隙太大，给一些“肤浅”地理解博客文学作品的人钻了空子。顺便说一

下，博客作家在其文学宣言中，使用了一个小小的语言策略，那就是《皇帝的新衣》中糊弄国王的两个织

工所使用的语言陷阱：你如果不能从她的作品中读到那些“沉重和严肃”的思考，只能说明你受自己的

“思考水平限制”！然而，接受者的阅读心态却未尽如博客写手所料：许多接受者并没有皇帝般的虚荣，

他们的思维水平就像那个光屁股小孩一样“简单”：没有的东西就是不能说有。 

  既然博客写手要求人们把其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我们就不妨从文学的角度透视一下作品的性

质，看看这些博客作品的“文学性”有几多成分。 

  何谓文学？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文学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精神活动和发展的轨迹的书面

记录。 

  从木子美和竹影青瞳的博客文学来看，她们显然跨进了“脱裤子比赛”(评论家朱大可语)的文字接力

赛行列，面对她们“赤裸裸地性描写”文字，我们就是放弃价值判断，不说它“黄”“不黄”，我们可以

反问(博客作家也可以扪心自问)：如果脱衣文字舞也叫文学的话，那么，脱衣服也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如此推理，不要说符不符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实，就是当今的国人们又有几多能够认同这一观念？ 

  穿衣是文明的肇始，遮住下体，那是人类文明意识的标志。在基督教的《圣经》中，人类正因为走出

了这一步，被逐出天堂乐园，这代价不能说不沉重。直到现在，人们在衣服款式上不管怎样花样翻新，但

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不可否认：遮住羞耻部位。这种事实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身体的格外看重，而不是像

博客作家所说的“重视精神、轻视身体”。羞耻感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身体意识的“觉醒”，而且这“觉

醒”的历史已逾千年，似乎不需要文学博客们再去刻意提醒。 

  我想起列维·斯特劳斯提供的一个例证：一个传教士看到他所在的教区土著都赤身裸体，就规劝他们

穿上衣服，而那些土著责备教士太虚伪，因为他的上面也有不穿衣服的地方，教士吃惊地说，那可是脸

呀，教民答曰：我们浑身都是脸。请不要责备土著人是在故意进行胡搅蛮缠或者是在诡辩，我相信那些土

著人的思维还达到如此高的逻辑水平。土著之所以为土著，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跨进文明社会，还没有产

生羞耻意识，这就像儿童不觉得赤身裸体让人难为情一样。但我们的博客写手可都是接受过现代文明高等

教育，“裸露”、“挑逗”并且毫无顾忌地宣称要“淫荡到底”，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食色，性也。”性的要求和吸引力乃人生而有之天性，就像弗洛伊德据说的，每个人都不像他自己

想象的那样高尚。一个正常的男人或女人，见了年轻貌美的异性动心原也在情理之中，但大多数人都有意

识地压抑自己，不敢放任自己“在红尘中堕落”(“淫荡到底”：纵有此心，亦无此胆儿)，说他们“虚

伪”也好，说他们受“思考水平限制”也罢，但他们确实是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真

正的文学作品恰恰表现的是这些为博客写手所不屑的人及其生活。 

  我们再来看一下竹影女士进一步的辩词，以窥博客写作的理论精神实质，笔者将尽量贴进博客写手言

谈时的语境，以免有深文周纳之嫌。 

  博客作家自称其写作理念旨在倡导人们回归身体，竹影女士面对记者坦言： 

  “值得说明的是，我的回归身体不是倡导女权，更不是对传统男性价值的回归或献媚。也是为了避免

陷入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我倡导身体的觉醒，首先是让身体回归物体，也就是把身体当作自在的物体来



对待。这自在的物体正如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有大自然赋予的美丽色泽和构形。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

么大家能够以纯净的心观赏自然界的其他物体，却不能以纯净的心来观赏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话说雅一点，就叫“回归自然”。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自卢梭以来，回归自然的呼声数百年一直没

有间断。但“回归自然”或“回到自然”中去，只是人类反对虚伪和矫饰的一种情感理想，决非要现代人

回到自然的蒙昧状态。就生理的层面来讲，人的身体确属自然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说人就是动物谁也

不会反对，恩格斯早就说过：人类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注定人类无法彻底摆脱动物性。在这一点上，竹

影女士所谓要唤起人们的身体理念，实在也没有说出什么新鲜的东西来。但人在本质上毕竟上社会动物，

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人性毕竟不同于兽性。人一降生到这个世界，其个体性就具有了社会性意义，人们对

初生的婴儿就开始在穿衣打扮等生活细节上加以性别上的分别，道理也正在这儿。 

  看起来，博客作家的文学观念实在不过是受后现代精神影响的一代嬉皮士精神的“文学”表述，离真

正的文学还实在差了点儿。 

  三、博客写作：哪儿出了毛病？ 

  博客文学作品是以“性”为金字招牌炫人眼目的。 

  性在古老的中国很早就成为人们的生活禁忌，就连弗洛伊德也承认，性禁忌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

本生物学前提，适当的性压抑会大大提高爱情的价值。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中，性禁忌还充分表现在人们的

爱情生活中。以前的中国人，谈恋爱还生怕别人知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我们的博客作家与

此相反，做爱都生怕别人不知道。要说生怕别人不知道怎样做爱，因此要给人示范，如此把别人当成白

痴，恐怕这样的写手自己也弱智。既然弱智，就断然也写不出如此诱人的文字。既然写出了如此诱人的文

字，那就只能做另外的解释，那就是弗洛伊德老人家所谓的暴露癖。 

  我们的文学博客还有着强烈的自恋情结。木子美和竹影青瞳辈的自我感觉超乎常人的良好，他们很在

意自己的存在，尤其是自己身体的存在。例如，竹影女士曾对其博客大作《灵魂熄灭，身体开始表情——

将博客裸体到底》的写作意图作了一个特殊的说明：谨以此文作为我的自恋的终结。 

  自恋情结本来也在不同的人身上存在，“敝帚”人们尚且“自珍”，更何况自己的身体？举凡世上的

贪生怕死之辈，大都过于自恋自己的身体，不愿这个臭皮囊平白无故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是这种情结

在博客文学家身上达到了病态的程度。我们不妨还以竹影女士的言谈做具体分析。 

  “除了我的语言天赋、性感的文风、赤裸直白的文字标题吸引读者之外，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我张扬大

胆的个性。天涯优秀的写手很多，但都比不过我的张扬和大胆”，竹影青瞳如是说。 

  竹影青瞳的自况后者确乎句句属实，但第一句“语言天赋”云云，恐怕就不能令人苟同了。许多网民

认为竹影的文字平平，连木子美都不如，可见人要欺骗自己是多么容易。 

  竹影青瞳在自己的天涯blog宣言中说： 

  “我的热血那么容易就澎湃，于我而言，写作是出于被迫，因为我非写不可，不需要原因，而我对我

自己身体的自拍，只是因为我有冲动要这么做。我的鲜血直往头上涌，我想看见自己美丽的样子，然后让

人也看见。我在担心我会不会有一天彻底疯狂，自恋至死。” 

  关于竹影的争议和评价之事某知道也晚，竹影的裸照自然无缘得见，但从竹影自己网站的flash相册

中，还可看到竹影脸部长相的写真。如果不要我闭着眼睛说昧心话，“美丽”二字实在不能用到她身上。

既然竹影有如此的自恋癖，一般人又能说什么？从她的“鲜血直往头上涌”的冲动情形来看，善良的人们

只能善意地劝她到精神病院去治疗而已。 



  博客作家迷恋自己的的身体倒情有可原，因为自恋情结人人都有，博客作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激

烈罢了。只是，这种自恋不应该迷失在“性而上”的心理死结上。 

  这种说法也许稍显刻薄了一点，本着费厄泼赖精神，我们还是根据文学博客的博客文本对其心态作一

下精神分析。 

  先看看文学博客们的创作心态。 

  从文学博客们的自述来看，她们都是有心要“既做才女，又做美女”的。然而，漫说竹影女士，就是

最初掀起网上千重浪的木子美，好像与“美”的距离也不算太近(读者最好自己去网上搜索一下两位女士

的写真照片，以避免先入之见)。至于“才”呢，如果真有的话，恐怕如锥处囊中，捂也捂不住，其锋芒

早已毕露了。在这两个条件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要想引人注目受人青睐，那就非得采用非常手段不可。罗

素早就说过，一个人最容易出名或引人注意的方式就是以逆情悖理的方式说话或行事。我们由此可以理

解，博客作家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名利场实如赌场，不押一下大大的赌，何来以后的名利双收？

流行歌手可以拿青春赌明天，博客写手为什么不能拿自己的私生活做一下赌注呢？下赌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